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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朝时期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对南方多民族地区的民歌习俗作了记录、解
释和评价ꎬ尤其集中于广西、广东、云南、贵州等民族成分较为复杂、分布较为集中的布

政使司(省)ꎮ 明人论南方多民族地区的民歌习俗ꎬ以汉、苗、瑶、侗、壮等民族最为丰富

多彩ꎬ而关注最多的是情歌ꎬ相关描述和评价也体现出民歌传唱的场域性特点ꎮ 明人对

南方多民族地区的民歌习俗有着复杂的情感态度ꎬ体现出他们不同的认识取向ꎮ
〔关键词〕明朝民歌批评ꎻ南方多民族地区ꎻ歌俗特点ꎻ价值判断

明人关于南方多民族地区不同族群的民歌〔１〕 的记录、解释和评价ꎬ较为集

中、生动地展示出南方多民族地区丰富多彩的民歌文化ꎬ是今天研究当地民族风

俗史、民族关系史的重要资料ꎮ 本文主要以杨慎、王济、田汝成、王士性、朱国祯、
邝露、屈大均、王士禛、田雯诸人的相关记载为依据ꎬ〔２〕 以民族成分较为复杂、分
布较为集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个布政使司(省)的各

民族民歌的批评为对象ꎮ 首先简介明人所讨论的南方多民族地区民歌习俗的基

本情况ꎬ次论南方多民族地区的歌俗特点ꎬ最后分析和评价明人的批评态度ꎮ

一、南方多民族地区民歌的概貌

明人所论及的南方多民族民歌ꎬ在行政区划上主要涉及湖广、四川、广西、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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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云南、贵州ꎮ 由于湖广西南和川南与广西、贵州、云南交界ꎬ各民族聚居或杂

居ꎬ在歌唱风习上相互影响ꎬ具体的民族属性难以明确ꎬ故这里为突出典型性ꎬ选
取明人关注较多的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个布政使司(省)的主要民族的民

歌ꎬ对明人的相关民歌批评做概要式的述评ꎮ
明人论及的南方各民族ꎬ大杂居、小聚居的情形较为多见ꎬ有华夷杂居者ꎬ有

土民与各夷之民杂居者ꎮ 这就使得部分以南蛮、蛮人、蛮夷、夷人、土人、粤人、横
人等统称的文献资料ꎬ并不能完全确定其民歌的民族属性ꎬ譬如王士禛«池北偶

谈»中所收«粤风续九»和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二中的«粤歌»中ꎬ所谓“粤歌”
的民族属性就比较复杂ꎬ其中既有汉族民歌ꎬ也有少数民族民歌ꎮ 王士禛云:
“粤西风淫佚ꎬ其地有民歌、傜歌、俍歌、僮歌、蛋人歌、俍人扇歌、布刀歌、僮人舞

桃叶等歌ꎬ种种不一ꎬ大抵皆男女相谑之词ꎮ” 〔３〕这里所谓民歌ꎬ当指粤西的汉民

之歌ꎬ蛋人歌亦为汉人支系之歌ꎬ其他的则是少数民族之歌ꎮ 王士禛接着便引及

刘三妹之传说ꎬ后录民歌、傜歌、俍歌、僮歌、蛋歌、俍人扇歌、侗人担歌ꎬ〔４〕 说明

刘三妹的民族成分未定ꎬ她应是多民族共有的歌仙ꎮ 屈大均«广东新语»也说:
“三妹今称歌仙ꎬ凡作歌者ꎬ毋论齐民与狼、傜、僮人、山子等类ꎬ歌成ꎬ必先供一

本祝者藏之”ꎮ〔５〕也说明刘三妹是当时各民族共推的歌仙ꎬ并不是仅属汉族的歌

仙ꎮ 此外ꎬ由于民族迁徙或移民的原因ꎬ在这些地方还有很大的一支ꎬ今天统称

为客家ꎬ实为汉人支系ꎮ〔６〕广东、琼州府(今海南)的疍人(蛋人)ꎬ明人也不是很

清楚他们的来历ꎮ 另有所谓宋家、龙家、蔡家ꎬ有说是汉人支系者ꎬ也有说是苗夷

者ꎮ〔７〕这些先祖有可能为汉人ꎬ后来融入当地生活ꎬ他们所唱的民歌染上了当地

民族的色彩ꎮ 另外ꎬ今天的土家族ꎬ人们认为在历史上就是巴人ꎬ明人关于巴歌

的记载虽然较多ꎬ但史料又显示ꎬ“巴”之称呼ꎬ在地域范围上广及四川、湖广、贵
州ꎬ故所谓“巴人”或“巴蛮”ꎬ并不能断定是指土家先祖巴族ꎬ而多是指巴地的民

族ꎬ这里就略去不谈ꎮ
在四个布政使司的地域之内ꎬ被明人或由明入清的文人学者提及较多的民

族ꎬ以今天的称名而言是汉、苗、瑶、侗、壮的民歌习俗ꎬ下面分论之ꎮ
汉人的歌俗ꎬ较集中的记载见于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二之«粤歌»中ꎮ 除

了明确说明为黎人、西粤土司、瑶、狼、僮的歌习之外ꎬ其他的还有当地未明民族

属性的土著民歌ꎬ也不可否定其中包含粤地汉民的歌习ꎬ当代学者谢重光甚至直

接将屈大均所论«粤歌»中的大多数认定为是客家———汉族支系的民歌ꎮ〔８〕 譬如

屈大均描写粤民婚娶之时唱歌的情形ꎬ几乎每个环节都要唱歌ꎬ多有汉文化影响

的遗习ꎮ 比如娶妇迎亲时ꎬ男方会请数人为伴郎ꎬ至女家ꎬ女家会“索拦门诗

歌”ꎬ新郎或伴郎信口吟诗ꎬ直到女家不能酬和ꎬ新娘才会出阁ꎮ 屈大均认为这

就是“唐人催妆之作”ꎮ 这种唐人催妆之作ꎬ其实就是汉人的婚俗ꎮ 至亲友来庆

贺ꎬ索糖果梅子ꎬ会唱摸鱼歌ꎬ篇幅如“唐人连昌宫词、琵琶行等ꎬ至数百言千

言”ꎬ所用乐器为三弦ꎬ调为太族调ꎮ 摸鱼歌ꎬ即今天仍然流传的«木鱼歌»ꎬ以三

弦伴奏ꎬ为弹唱型民歌ꎬ显然受北方中原文化之影响ꎮ 而妇女岁时聚会ꎬ要请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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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弹唱ꎬ所唱“如元人弹词曰某记某记者”ꎬ“大抵孝义贞烈之事为多ꎬ竟日始毕

一记ꎬ可劝可戒ꎬ令人感泣沾襟ꎮ”这种宣扬孝义贞烈的弹唱ꎬ也是受汉文化的影

响ꎮ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六收入吴淇所辑«粤风续九»ꎬ其中称为“民歌”的ꎬ
也是粤地汉民之歌ꎮ〔９〕 另外ꎬ两广及云贵的客家及一些支系ꎬ还保留着华夏古

风ꎬ田汝成考证宋家和蔡家应为“中国之裔”ꎬ由于文化及风俗相通ꎬ所以“世世

连婚”ꎮ 蔡家中也有支系已被当地土著同化ꎬ如贵州养龙坑蔡家ꎬ“无异苗人ꎬ男
女吹木叶而索偶ꎬ人死不哭ꎬ绕尸而歌ꎬ谓之唱斋ꎮ” 〔１０〕有的支系发展出独特的风

俗ꎬ如疍民ꎬ又称蛋人ꎬ为海南、广东的水上人家ꎬ长年浮生于江海ꎮ “蛋人亦喜

唱歌ꎬ婚夕两舟相合ꎬ男歌胜则牵女衣过舟也ꎮ” 〔１１〕 综之ꎬ两广、云贵等多民族地

区的汉族人民ꎬ其风俗文化既保留了一部分汉人的习俗ꎬ又发生了“在地化”变
化ꎬ所以他们的民歌既有华夏遗风ꎬ又与中原和江南地区的民歌有明显的区别ꎬ
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汉族民歌的宝库ꎮ

苗族的歌俗ꎬ被记载的主要有马郎歌、跳月行歌、丧歌、赛神赛社歌、苗妇情

歌等ꎮ 其中最精彩的是与婚恋嫁娶有关的马郎歌与跳月行歌ꎮ 马郎歌ꎬ为苗族

主要的歌种ꎬ今又称“游方歌”ꎬ是未婚男女相约在野外谈情说爱时相互引诱的

情歌ꎮ 田汝成«炎徼纪闻»记曰:“未娶者以银环饰耳ꎬ号曰马郎ꎬ婚则脱之ꎮ 妇

人杂海狰 、铜铃、药珠ꎬ结缨络为饰ꎮ 处子行歌于野ꎬ以诱马郎ꎬ淆淫不禁ꎮ” 〔１２〕

由此可知ꎬ苗人通过服饰区别婚否ꎬ男子未娶者耳饰银环ꎬ婚后就要取掉银环ꎮ
这银环成为一种标志ꎬ少女见此即可知男方未婚ꎬ便会盛装打扮ꎬ于野外唱歌诱

之ꎬ这就是关于“马郎歌”的记载ꎬ显然它是苗族未婚男女之间的一种情歌习俗ꎮ
跳月行歌同样是苗族男女相聚的极其重要的社交习俗ꎬ它本来是一种祭月的仪

式ꎬ然而青年男女也借此机会联袂踏歌ꎬ互通款曲ꎮ 田汝成«炎徼纪闻»记载广

西苗人的跳月习俗ꎬ时间是在仲春ꎬ刻木为马ꎬ用牛头及酒作为祭品ꎬ“老人并马

箕踞ꎬ未婚男女吹芦笙以和歌ꎬ淫词谑浪ꎬ谓之跳月ꎮ” 〔１３〕 杨慎«南诏野史»记云

南苗人的跳月ꎬ更为详细ꎬ时间为每年的孟春ꎬ男子吹芦笙ꎬ女子振铃唱和ꎬ男女

并肩舞蹈ꎬ终日不倦ꎬ跳月期间ꎬ“或以彩为球ꎬ视所欢者掷之ꎬ暮则同归ꎬ比晓乃

散ꎬ然后议婚ꎮ” 〔１４〕田雯«黔书»记载贵州新贵县花苗ꎬ每年孟春合男女于野的跳

月习俗ꎬ往往会先选择一个较为平坦的地方ꎬ称为“月场”ꎬ跳月之日ꎬ“男女皆更

服饰妆ꎬ男编竹为芦笙ꎬ吹之而前ꎬ女振铃继于后以为节ꎮ 并肩舞跟ꎬ回翔婉转ꎬ
终日不倦ꎮ 暮则契所私归ꎬ谑浪笑歌ꎬ比晓乃散ꎮ” 〔１５〕 可见ꎬ苗族虽有多种支系ꎬ
跳月行歌则是共通的习俗ꎮ 刻木为马ꎬ以牛酒祭祀ꎬ说明跳月本为一种祭祀仪

式ꎬ时间多在每年孟春ꎬ由老人主持ꎬ青年男女们会借此机会歌舞相识并定情ꎬ所
用乐器为芦笙和挂在身上的银铃ꎬ男子吹笙ꎬ女子振银铃以应之ꎬ亦舞亦唱ꎬ互通

情愫ꎮ 另外ꎬ见于文献的苗族歌习ꎬ还有用来办丧事的风俗歌ꎮ 田汝成«炎徼纪

闻»载广西苗人的“闹尸”习俗ꎬ“亲死不哭ꎬ笑舞浩唱”ꎬ到第二年听到杜鹃鸟的

叫声时ꎬ却又比屋号泣ꎬ唱:“鸟犹岁至ꎬ亲不复矣ꎮ” 〔１６〕可见苗人习俗ꎬ亲死不哭ꎬ
反而击鼓歌舞ꎬ到第二年听到杜鹃啼叫声时ꎬ才比屋号泣ꎬ表达悲伤的思亲之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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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雯«黔书»载贵州生苗和红苗的“调鼓”习俗为“死用棺ꎬ将所遗衣服装像ꎬ击鼓

歌舞”ꎮ〔１７〕苗人另有赛社的习俗ꎬ与民族的信仰有关ꎮ 杨慎«南诏野史»载:“节
序击铜鼓ꎬ吹呐叭ꎬ聚赛神ꎮ” 〔１８〕田雯«黔书»云:“醉鼓诸葛之铜ꎬ醵金赛社ꎮ (诸
葛铜鼓ꎬ蛮人宝之ꎮ)” 〔１９〕赛神或赛社ꎬ均是与神灵沟通的祭祀活动ꎬ歌舞时用铜

鼓ꎬ赛神所用铜鼓可能是伏波铜鼓ꎬ赛社所用铜鼓则可能是诸葛铜鼓ꎮ〔２０〕 此外ꎬ
贵州青浪卫苗人还有一种带有巫歌性质的歌习ꎬ谈迁«枣林杂俎»云:“贵州青浪

卫山间产相连草ꎬ苗妇于高山长歌连日ꎬ歌淫心荡ꎬ有草飞来入怀ꎬ置衣袂间ꎬ令
人相思欲死ꎮ” 〔２１〕此相连草被人们解释为爱药ꎬ苗妇用它来蛊惑男子ꎬ实则令男

子相思欲死的ꎬ应是苗妇的连日长歌ꎬ所唱应为令人心荡、情不自禁的情歌ꎬ苗妇

之善歌ꎬ也由此可知ꎮ
瑶族的歌俗ꎬ被记载的主要有蹋歌、情歌、祀典歌及其他杂歌ꎮ 蹋歌是一种

古老的民间歌习ꎬ广及大江南北ꎬ但以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蹋歌最具“野合”特
点ꎮ 与苗人跳月非常相似ꎬ它亦多为青年男女集体于月下对歌跳舞ꎬ借此自寻情

人并与之私通ꎮ 瑶族的“短调蹋歌”是一种山歌的体制ꎬ演唱形式多为对唱山

歌ꎬ而山歌对唱正是青年男女相互了解ꎬ互通款曲的重要方式ꎮ 田汝成«炎徼纪

闻»载广西瑶女:“黥面为花卉、蜻蛚、蝴蝶之状ꎬ蹋歌而偶奔者ꎬ入岩峒ꎬ插柳辟

人ꎮ” 〔２２〕可见ꎬ蹋歌的目的最终是指向男女相识并私通的ꎮ 除了蹋歌这种歌习的

本质实为情歌之外ꎬ被明人关注到的瑶族民歌ꎬ还有其他情歌习俗ꎬ比如王士性

«广游志»中所载瑶俗:“遇正月旦、三月三、八月半ꎬ出与人歌私通ꎬ及有娠乃归

夫家ꎬ已后不再如作女子时歌唱也ꎮ” 〔２３〕 正月旦、三月三、八月半ꎬ为瑶族男妇通

过对歌的方式选择意中人ꎬ自成交合以订婚配的时间ꎬ瑶女怀上了孩子才归于夫

家ꎬ他们所唱之歌当为情歌ꎮ 邝露«赤雅»则颇为详细地记载了粤西猺(瑶)人的

两种重要的祀典仪式ꎬ其中亦有歌相伴ꎬ此类歌为祀典歌ꎮ 一个是祭祀瑶族祖神

盘瓠ꎬ其实就是瑶族的盘王节ꎬ这是从邝露所说的“侧具大木槽ꎬ扣槽群号ꎮ 先

献人头一枚ꎬ名吴将军首级”中分析出来的ꎬ因为瑶族的神话说盘瓠助帝喾取犬

戎吴将军头ꎬ故在这个仪式中要先献人头一枚ꎬ名“吴将军首级”ꎬ而隐含在盘王

节仪式之中的ꎬ却是“祭毕合乐ꎬ男女跳跃、击云阳为节ꎬ以定婚构ꎮ” 〔２４〕与邝露的

记载可以互相阐发的还有屈大均«广东新语»所记载的连山“八排傜”的习俗ꎬ
“傜目视其男女可婚娶者ꎬ悉遣入庙ꎬ男女分曹地坐ꎬ唱歌达旦ꎬ以淫辞相和”ꎬ〔２５〕

可能也就是这种在盘王节仪式中男女以歌相识并定情的形式ꎮ 邝露«赤雅»中
所记载的另一个祀典仪式是十月祭多(都)贝大王ꎮ 多贝大王是瑶族崇拜的另

一个神灵ꎬ在祭祀仪式上ꎬ“男女联袂而舞ꎬ谓之蹋ꎮ 瑶相悦ꎬ则男腾跃跳踊ꎬ负
女而去ꎮ” 〔２６〕屈大均«广东新语»指出邝露所记载的这一祀典习俗为“西粤之傜

俗ꎮ” 〔２７〕可见ꎬ粤西瑶族的蹋歌也会与祀典仪式相结合ꎬ与苗族的处子主动诱马

郎相异ꎬ瑶族的男女若互相中意了ꎬ男子便会主动地背走女子ꎬ即«广东新语»所
谓:“挟女还家ꎮ 越三日ꎬ女之父母乃送牲酒使成亲”ꎮ〔２８〕 另外ꎬ瑶人有用布刀

(织具)写歌的习惯ꎬ如屈大均«广东新语»载:“歌每书于刀上ꎬ间以五彩花卉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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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沐之ꎬ以赠所欢ꎮ” 〔２９〕可见ꎬ布刀上所写之歌ꎬ也是情歌ꎮ 可贵的是ꎬ屈大均转

录了赵龙文所辑之瑶民布刀歌及他对布刀歌的评价ꎬ涉及瑶歌的歌唱形式及体

制特点、艺术成就等ꎮ 首先ꎬ“瑶俗最尚歌ꎬ男女杂逻ꎬ一唱百和ꎮ”是说瑶歌为男

女对唱ꎬ且有唱有和ꎬ极可能就是一种多声部民歌ꎬ今天两广地区的瑶族人民仍

然擅长“双声”之唱ꎬ即二声部重唱ꎬ男女混声最常见ꎬ以«蝴蝶歌»最具代表性ꎮ
其次ꎬ“其歌与民歌皆七言而不用韵ꎬ或三句ꎬ或十余句”ꎬ说明瑶歌多为七言ꎬ并
不讲求押韵ꎬ常见有三句ꎬ以至多达十余句者ꎮ 再次ꎬ瑶歌“专以比兴为重ꎬ而布

格命意有迥出于民歌之外者”ꎬ瑶歌在修辞上讲究比兴ꎬ布局命意ꎬ甚至有过于

汉民之歌者ꎬ比如“黄蜂细小螫人痛ꎬ油麻细小炒仁香”ꎬ“行路思娘留半路ꎬ睡也

思娘留半床”ꎬ“与娘同行江边路ꎬ却滴江水上娘身ꎮ 滴水一身娘未怪ꎬ要凭江水

作媒人”等ꎮ〔３０〕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六«粤风续九»也以汉字记音的方式采入

上引的 ３ 首瑶歌ꎬ另有 １ 首瑶歌“白马儿ꎬ白马端正也难骑ꎮ 娘骑马头表马尾ꎬ马
辔尖尖妹陷比?” 〔３１〕这说明瑶民擅歌ꎬ早已为明人所注意ꎬ并且给予了较高的评

价ꎮ
侗族的歌俗ꎬ被记载的主要有担歌、布刀歌、师童歌ꎮ 前二者为情歌ꎬ师童歌

为仪式歌ꎮ 何为担歌? «池北偶谈»卷十六«粤风续九»载:“担歌者ꎬ侗人多以木

担聘女ꎬ或持赠所欢ꎬ以五采齘作方段ꎬ齘处文如鼎彝ꎬ歌与花鸟相间ꎬ字亦如蝇

头ꎮ” 〔３２〕这是说把歌写在木担上ꎬ送给喜欢的人ꎬ这应是以情歌来定情的信物ꎮ
除了担歌之外ꎬ侗人也以布刀写歌ꎬ«粤风续九»云:“布刀者ꎬ侗人织具也ꎬ书歌

于刀上ꎬ间以五采花卉ꎬ明漆沐之ꎮ” 〔３３〕 «粤风续九»还记载了师童歌ꎬ认为它是

“巫觋乐神之曲”ꎬ〔３４〕说明师童歌是侗族的祭祀仪式歌ꎮ 除了上述三种代表性歌

种之外ꎬ侗人擅歌ꎬ还有其他的记载ꎬ比如邝露«赤雅»记载侗男用大木造独脚

楼ꎬ“高百尺ꎬ烧五色瓦覆之ꎬ望之若锦鳞矣ꎮ 攀男子歌唱饮啖ꎬ夜归缘宿其上ꎬ
以此自豪ꎮ” 〔３５〕今天有学者考证ꎬ这种独脚楼(又名独脚罗汉楼)就是今天我们

熟知的侗族的标志性建筑鼓楼的前身ꎮ〔３６〕侗族人民创造的二声部同声合唱歌曲

“大歌”ꎬ已于 ２００９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

作”ꎬ其中就有“鼓楼大歌”这一类ꎮ
壮族(古称僮人、獞人、峒人ꎬ与狼人或俍人今均属壮族〔３７〕 )的歌俗ꎬ被记载

的主要为«浪花歌»ꎬ男女定情的担歌和扇歌ꎬ另外也唱竹枝歌ꎮ 邝露«赤雅»颇
为生动地记载了峒人(即僮人)唱«浪花歌»的情形ꎬ前文已多次提及ꎬ峒女于春

秋两季ꎬ明确的时间点为正月初一、三月初三、中秋节ꎮ 选峒中的美丽少女与峒

官之女为伴ꎬ组为天姬队ꎬ其他女子则三三五五“采芳拾翠于山椒水湄ꎬ歌唱为

乐”ꎬ峒男“亦三五群ꎬ歌而赴之”ꎬ相得则“唱和竟日ꎮ 解衣结带相赠以去ꎮ” 〔３８〕

此俗与瑶人相同ꎬ前云瑶女于正月旦、三月三、八月半ꎬ外出与人私通ꎬ峒人也是

如此ꎬ而且峒女们在这些日子打扮得非常漂亮ꎮ 不过ꎬ只有三月初三所唱的歌叫

«浪花歌»ꎮ 东西两粤亦有此习俗ꎬ故邝露此条亦被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二之

«粤风»所引用ꎮ〔３９〕关于男女定情之歌ꎬ特别引起关注的是壮民写在定情信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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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歌ꎬ这些定情信物有扁担、五采齘、织巾、扇子等ꎮ 比如屈大均«广东新语»
引修和语云:“狼之俗ꎬ幼即习歌ꎬ男女皆倚歌自配ꎮ 女及笄ꎬ纵之山野ꎬ少年从

者且数十ꎬ以次而歌ꎬ视女歌意所答ꎬ而一人留ꎬ彼此相遗ꎮ 男遗女以一扁担ꎬ上
镌歌词数首ꎬ字若蝇头ꎬ间以金彩花鸟ꎬ沐以漆精使不落ꎮ 女赠男以绣囊锦带ꎬ约
为夫妇ꎬ乃倩(请)媒以苏木染槟榔定之ꎮ 婚之日ꎬ歌声振于林木矣ꎮ 其歌每写

于扁担上ꎬ狼扁担以榕为之ꎮ 又以五采齘作方段ꎬ齘处文如鼎彝ꎬ歌与花鸟相间ꎬ
或两头画龙ꎮ” 〔４０〕这里说的是这些男子以刻有情歌的榕木扁担或制成方段的五

采齘送给女方作为定情信物ꎬ这定情信物被精心装饰ꎬ可见其在男女定情上的重

要性ꎮ 除了扁担歌之外ꎬ还有巾歌或扇歌ꎮ 屈大均«广东新语»又引修和语云:
“僮歌与狼颇相类ꎬ可长可短ꎬ或织歌于巾以赠男ꎬ或书歌于扇以赠女ꎮ” 〔４１〕 如王

士禛«池北偶谈»载:“俍人扇歌者ꎬ书歌于扇ꎬ字如蝇头ꎬ一面则花鸟ꎮ” 〔４２〕 可见ꎬ
巾歌为女子赠给男子的定情信物ꎬ而扇歌为男赠女之信物ꎬ性质同于扁担歌ꎮ 正

是由于“僮人”或“狼人”有这种写歌的习俗ꎬ他们所唱的民歌才得以记录下来ꎮ
王士禛«池北偶谈»中就录入了由东楼吴代所采辑的 ２ 首俍歌ꎬ录入了由四明黄

道所采辑的僮歌ꎮ〔４３〕此外ꎬ僮人也唱竹枝歌ꎬ唱竹枝歌时ꎬ所跳之舞为桃叶舞ꎬ如
«广东新语»云:“其歌亦有竹枝歌ꎬ舞则以被覆首为桃叶舞ꎮ” 〔４４〕 “僮人”歌唱所

用乐器则主要有芦笙、木叶、二弦琵琶等ꎬ如田汝成«炎徼纪闻»载峒男(即僮人)
“暇则吹芦笙木叶ꎬ弹二弦琵琶ꎬ臂鹰逐犬为乐ꎮ” 〔４５〕

以上是根据明代及由明入清的文人所记载的文献材料ꎬ对明代南方多民族

地区民歌的基本情况及代表性民族的民歌所做的概述ꎮ 虽然这些记载并不全

面ꎬ但大体上仍然可以看出明代南方多民族地区民歌的分布状况、主要样式和歌

习特点ꎮ 今天我们研究南方民族地区的民歌历史ꎬ便要仰仗这些古人的记录ꎬ这
也足以证明他们的“民族志”工作的重要性ꎮ

二、南方多民族地区的民歌传唱特点

明人论南方多民族地区的民歌ꎬ在其传唱上主要突出了两个方面的特点:一
是明人关注最多的是与男女相恋及婚嫁有关的情歌ꎻ二是相关描述呈现出民歌

传唱的场域特点ꎮ
首先ꎬ据文献所显示的情况ꎬ明人所描写或记载的南方多民族地区民歌ꎬ以

情歌居多ꎮ 尤其是男女以歌为媒ꎬ以歌传情ꎬ以歌相诱ꎬ先野合ꎬ后媒妁ꎬ这一点

大异于受儒家礼教思想影响的主流婚恋观ꎮ 不经“父母之命”ꎬ没有“媒妁之

言”ꎬ通过唱歌的形式来完成定情和野合ꎬ这在持正统观念的人看来ꎬ是大逆不

道的事情ꎬ但它在广大的南方多民族地区ꎬ的确是一种既定的风俗ꎬ为当地人民

所认可ꎮ
王士禛认为粤西的风气“淫佚”ꎬ主要原因就是当地各民族的民歌(包括民

歌、傜歌、俍歌、僮歌、蛋人歌、俍人扇歌、布刀歌、僮人舞桃叶等)虽然各不相同ꎬ
但是“大抵皆男女相谑之词ꎮ” 〔４６〕也就是说ꎬ粤西各民族的民歌ꎬ最引人注目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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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男女之间所唱的情歌ꎮ 唱情歌的目的ꎬ并不是调戏或开玩笑ꎬ相反是颇为郑重

的事情ꎬ因为要通过唱歌的形式来选择意中人ꎮ 这一点大异于江南吴越大地的

青楼女子们唱艳情小曲ꎬ青楼女子们唱艳情小曲ꎬ或是为了招揽生意ꎬ或者为嫖

客助兴ꎬ而南方多民族地区却是真正的以歌定情ꎬ或者以歌为媒ꎮ 贵州花苗孟春

跳月至暮ꎬ便会“契所私归ꎬ谑浪笑歌ꎬ比晓乃散ꎮ” 〔４７〕 瑶女“蹋歌而偶奔者ꎬ入岩

峒ꎬ插柳辟人ꎮ” 〔４８〕黎女“春时ꎬ笄女戏秋千以诱散子ꎬ携手蹋歌名曰作剧ꎮ” 〔４９〕狼

人“幼即习歌ꎬ男女皆倚歌自配ꎮ 女及笄ꎬ纵之山野ꎬ少年从者且数十ꎬ以次而

歌ꎬ视女歌意所答ꎬ而一人留ꎬ彼此相遗ꎮ” 〔５０〕 这就是以歌相识ꎬ以歌定情ꎮ 孟春

跳月ꎬ云南苗女“以彩为球ꎬ视所欢者掷之ꎬ暮则同归ꎬ比晓乃散ꎬ然后议婚ꎮ” 〔５１〕

贵州仲家(亦为苗)苗女亦以花球“视欢者掷之ꎬ在室犇而不禁ꎬ嫁乃绝之ꎮ” 〔５２〕

广西苗人跳月ꎬ相互中意后ꎬ“男负女去ꎮ 论妍媸为聘赀赢缩ꎬ贫而逋者ꎬ递岁索

之ꎬ即发种种ꎬ长子孙ꎬ不贷也ꎮ” 〔５３〕云南黑干夷“婚配ꎬ男吹芦笙ꎬ女弹口琴ꎬ唱和

调悦ꎬ先野合ꎬ后媒妁ꎮ” 〔５４〕这些记录显示的则是以歌为媒ꎮ 无论是以歌相识ꎬ以
歌定情ꎬ还是以歌为媒ꎬ男女双方通过对歌来互相了解ꎬ增进情感ꎬ并且自相野

合ꎬ完成这些步骤后ꎬ才谈婚论嫁ꎬ有的甚至是“奉子成婚”ꎮ 可见这个过程并不

是出于谑浪玩笑ꎬ而是相当慎重的ꎮ 明人在记载这种民歌习俗时ꎬ总体的态度还

是比较客观的ꎬ并没有大加鞭挞ꎮ 至于为什么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有这样的歌

习ꎬ则是值得深入分析的社会学、民族学或人类学论题ꎬ限于篇幅ꎬ笔者另文再

论ꎮ
其次ꎬ明人的记录、解释与评价ꎬ较细腻地呈现出南方多民族地区民歌传唱

的场域特点ꎮ 民歌传唱时往往是群体参加ꎬ歌有时ꎬ歌有地ꎬ与节俗及重要的仪

式紧密相连ꎮ 今天我们能对其历史状态有所了解ꎬ全赖明人在记载时已具有一

定的场域意识ꎮ
比如民歌往往有一定的时间规定ꎮ 王济记载横州土俗ꎬ男女以歌相识定情

及定亲的时间就是固定的ꎮ 每年的元旦或次日ꎬ里中少年和村落女子通过“抛
帛”来定情ꎻ十三日ꎬ男子至女家ꎬ集体答歌ꎬ实为定亲ꎬ一直延续到十六日才结

束ꎮ〔５５〕在端阳前初一ꎬ横州开始龙舟竞渡ꎬ至初五方罢ꎬ竞渡期间ꎬ远近男女老少

在两岸“歌鼓欢饮而观”ꎻ中秋日ꎬ城中郭外之家拜月ꎬ“萧鼓讴歌ꎬ声闻远近ꎬ达
旦方已ꎮ” 〔５６〕杨慎记载ꎬ云南嫚且以五月为正月ꎬ在这一个月里ꎬ男女纵饮ꎬ“男吹

芦笙ꎬ女弹口琴ꎬ欢饮竟月”ꎬ过后便终岁忍饥ꎬ野菜充腹ꎮ〔５７〕 邝露记载广西“猺
人”祭多贝大王ꎬ“男女联袂而舞”ꎬ时间在十月ꎬ〔５８〕而广西“峒人”ꎬ“春歌正月初

一、三月初三ꎮ 秋歌中秋节ꎮ 三月之歌曰浪花歌ꎮ” 〔５９〕田汝成记苗人于孟春三月

跳月等ꎮ〔６０〕这些记录都说明了相关地区的歌习ꎬ有其固定的时日ꎬ而特定的时日

往往也是男女自由相聚ꎬ以歌传情、定情的大好时机ꎮ
明人对南方多民族地区民歌传唱的一些现场描述ꎬ又极具场面感ꎬ它们呈现

出民歌传唱的场域特点ꎮ 比如邝露对“峒人”春、秋两季以歌定情习俗的描写就

非常具有感染力:“峒女于春秋时ꎬ布花果笙箫于名山ꎬ五丝刺同心结ꎬ百纽鸳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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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ꎬ选峒中之少好者ꎬ伴峒官之女ꎬ名曰天姬队ꎮ 余则三三五五ꎬ采芳拾翠于山椒

水湄ꎬ歌唱为乐ꎮ 男亦三五群ꎬ歌而赴之ꎮ 相得ꎬ则唱和竟日ꎮ 解衣结带相赠以

去ꎮ” 〔６１〕这就是峒村众男女唱情歌以定情的场景ꎬ地点在大家都知其名的山野地

带ꎬ女子们布置有花果、笙箫、五彩同心结、鸳鸯香囊等ꎮ 选择年幼而漂亮的女孩

伴在峒官之女(峒人聚而成村为峒ꎬ推其长曰峒官)左右ꎬ其他的女子则在山椒

水湄采芳拾翠ꎬ歌唱嬉戏ꎮ 男子们也三五两两的与女子们对歌ꎮ 这完全是一幅

极富于生命感的民俗画卷ꎮ 前云峒女三月初三唱«浪花歌»ꎬ又与“驯龙”的仪式

有关系ꎬ邝露云:“岩洑之下ꎬ有驯龙焉ꎮ 靓女欲见之ꎬ盛饰入岩ꎬ唱土歌ꎮ 龙出ꎬ
五色照灼ꎬ驯习如素ꎬ望之若«山海图»中珥蛇者神也ꎮ 歌至绝伦ꎬ龙喜踊跃ꎬ盘
入怀中ꎬ遗鳞而去ꎮ 女即珍藏ꎬ以为获神之贶ꎮ 邻女毕贺ꎬ笙箫云合ꎮ 予逐队往

观ꎬ见鳞大如钱ꎬ光具众色ꎬ奕奕不定ꎮ” 〔６２〕美丽的女子可以通过唱土歌的方式引

龙出ꎬ并入怀遗鳞ꎬ根据记载这似是邝露亲眼所见ꎮ 第二天ꎬ他自己去模村岩洞

寻找龙ꎬ只听到了龙啸ꎬ他便发感叹说:“龙虽不见予ꎬ而遗其声于予ꎬ是龙终不

忍以予不能唱浪花者而弃予ꎮ”可见ꎬ峒女驯龙所唱之歌便是«浪花歌»ꎮ 这种歌

极具媚惑力ꎬ连岩洞中的龙都情不自禁ꎬ何况男子呢?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神

奇场景? 今天已经难以看到了ꎬ龙自不会有ꎬ最多也就是蛇ꎬ因为南方多蛇ꎬ但以

土歌诱蛇入怀ꎬ也是非常令人不解的事情ꎬ看来是不能把它当成实有的事情ꎮ 从

人类学的角度来看ꎬ邝露所记的唱«浪花歌»驯龙的场景ꎬ极可能是一种具有牝

牡相诱性质的仪式ꎮ 邝露还记载了“猺人”过盘王节的来历ꎬ描写了祭祀犬王盘

瓠的场面ꎬ云:“猺名軬客ꎬ古八蛮之种ꎮ 五溪以南ꎬ穷极岭海ꎬ迤逦巴蜀ꎮ 蓝、
胡、盘、侯四姓ꎬ盘姓居多ꎮ 皆高辛狗王之后ꎬ以犬戎奇功ꎬ尚帝少女ꎬ封于南山ꎬ
种落繁衍ꎬ时节祀之ꎮ 刘禹锡诗:‘时节祀盘瓠’是也ꎮ 其乐五合ꎬ其旗五方ꎬ其
衣五彩ꎬ是谓五参ꎮ 奏乐ꎬ则男左女右ꎮ 铙鼓、胡卢笙、忽雷、响瓠云阳ꎮ 祭毕合

乐ꎬ男女跳跃、击云阳为节ꎬ以定婚构ꎮ 侧具大木槽ꎬ扣槽群号ꎮ 先献人头一枚ꎬ
名吴将军首级ꎮ 予观祭时以桄榔面为之ꎮ 时无罪人故耳ꎮ 然后用熊、罴、虎、豹、
呦鹿、飞鸟、溪毛ꎮ 各为九坛ꎬ分为七献ꎮ 七九六十三ꎬ取斗数也ꎮ 七献既陈ꎬ焚
燎节乐ꎬ择其女之姱丽娴巧者劝客ꎬ极其绸缪而后已ꎮ” 〔６３〕 这是清代以前对瑶族

盘王节所作的最详细记载ꎬ所以后来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十一«赤雅»一条中

评其为“史书所未及载ꎬ亦一异也ꎮ” 〔６４〕 它体现了邝露在记载民风民俗时的场域

意识ꎮ 如果这些传唱场域消失ꎬ那么相关民歌的传唱也会面临危机ꎮ
通过以上史料的引述和分析ꎬ可以发现明人在记录、解释、评价南方多民族

地区的民歌传唱时ꎬ侧重于把握它们的传唱主体、传唱内容、传唱时间、传唱场域

等ꎮ 不管他们的态度立场如何ꎬ这些史料都十分宝贵ꎮ

三、明人的批评态度

明人对南方多民族地区民歌的基本态度ꎬ除了以客观描述为主之外ꎬ还存在着

鄙视和称赞这两种对立的态度ꎬ有时这两种态度也是以矛盾的形态集于一人之身ꎮ
—６９１—

学术界 ２０１４. １２学术史谭



明人对南方多民族地区民歌的基本态度ꎬ在总体上还是较为客观的ꎬ特别是

晚明以来ꎬ甚至还有不少肯定的声音ꎮ 比如邝露认为ꎬ斑衣种女“执礼甚恭ꎬ有
盘古风ꎮ” 〔６５〕这种“有盘古风”的评价是很高的ꎮ 屈大均对于粤歌的评价甚高ꎬ
在总体上ꎬ他认为粤歌“清婉溜亮ꎬ纡徐有情ꎬ听者亦多感动ꎮ”为“楚之南裔”ꎬ
“屈、宋流风”ꎮ〔６６〕又认为粤歌“辞必极其艳ꎬ情必极其至ꎬ使人喜悦悲酸而不能

已已ꎬ此其为善之大端也ꎮ”认为粤地瞽师所唱的曲子“可劝可戒ꎬ令人感泣沾

襟ꎮ”还认为短调蹋歌“引物连类ꎬ委曲譬喻ꎬ多如«子夜» «竹枝»ꎮ”而蛋女子之

歌“皆以比兴为工ꎬ辞纤艳而情深ꎬ颇有风人之遗ꎮ”他特别推崇«十二月采茶

歌»ꎬ评其为“尤善”ꎬ“几于雅”ꎮ 又认为“吾越妇女ꎬ雅好为歌ꎬ谣诗多有发情止

礼义ꎬ可以传于后世者ꎮ” 〔６７〕对于粤歌ꎬ屈大均虽然多采用传统的儒家诗学话语

来评价它ꎬ却也在无形之间提高了粤歌的地位ꎮ 还有由明入清的田雯ꎬ在其«黔
书»中ꎬ用一大段文字来赞美贵州的风土人情ꎬ其中也包括对于贵州歌习的赞

美ꎬ如云:“朱楼画戟ꎬ高低阵马风樯ꎬ玉貌绣衣ꎬ千百番童僰女ꎬ芦笙六孔ꎬ吹谐

宫徵之音ꎻ社鼓三通ꎬ人作鹳鹆之舞ꎮ 头凤脑ꎬ制自苗村ꎮ 鹤焰鳌山ꎬ擎来木

老ꎮ 火树星桥之下ꎬ九陌喧闻ꎮ 木瓜金筑之间ꎬ百蛮妆束ꎮ 于焉卜岁ꎬ实维丰年ꎮ
藉此观风ꎬ岂非乐土ꎮ 宜春贴子ꎬ熙熙蜂闹排衙ꎻ寒梅枝头ꎬ片片雪飘沾屐ꎮ 扶竹

筇而进酒ꎬ正值太常之斋ꎬ含 酱以立阶ꎬ喜见乡闾之旧ꎬ斗鸡蹴鞠ꎬ不比齐风楚

风ꎮ 跳月斫牛ꎬ何嫌鬼国罗国ꎮ 化行俗美ꎬ因革莫拂乎人情ꎮ 凿井耕田ꎬ升平总

归于帝力ꎮ 爰纪一时之盛ꎬ聊当太史之陈ꎮ” 〔６８〕这一段对于贵州风土人情的赞美

之辞ꎬ必然有田雯对贵州歌习的“同情之于理解”ꎬ同时也不排除“升平总归于帝

力”这样的为新王朝唱赞歌的意识ꎮ
而王济对广西横州民歌的态度则是矛盾的ꎮ 他认为横州的端午竞龙舟和中

秋拜月的习俗“甚佳ꎬ吴浙所不如”ꎬ〔６９〕但是他对横州土人的婚嫁歌俗颇为鄙视ꎮ
认为:“此附郭之俗ꎬ虽衣冠家不废ꎬ惟城中军卫所居ꎬ多江浙人ꎬ故不染此俗ꎮ
若僻远村落ꎬ则新妇徒行ꎬ歌者如附郭ꎬ其俗尤有不可观ꎮ” 〔７０〕王济显然觉得这种

婚歌习俗不雅观ꎮ 他又说横州每年元旦或次日开始ꎬ直至十六日才结束的男女

青年以歌定情的习俗ꎬ除了城中和附郭没有之外ꎬ一州之民皆是如此ꎬ评曰:“中
或有故事ꎬ皆暧昧ꎮ” 〔７１〕另外ꎬ他认为横人以巫歌治病的歌俗“甚可鄙”ꎬ〔７２〕 这倒

具有一定的理性批判精神ꎮ
最后需进一步强调ꎬ明人将视野投向“四夷之乐”ꎬ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和

文化原因ꎮ 一是出于帝国统治的需要ꎬ无论是作为文人士子ꎬ还是官宦人士ꎬ都
有着这样一种为王朝统治服务的意识ꎬ以为“蛮夷可化”ꎮ〔７３〕 另一个原因是明人

也认同四夷文化也有可取之处ꎬ其至有助于完善中华的文化传统ꎮ 比如谢肇淛

«五杂组»就说:“礼失而求之四夷”ꎬ〔７４〕 虽然是针对夷狄之人看重氏族而言ꎬ仍
然显示了这样一种意识ꎬ中华文化传统中消失的部分ꎬ或许可于四方夷族求得ꎮ
邝露«赤雅»卷下提出“诸夷有学”ꎬ也说“礼失而求诸野”ꎬ云:“永乐间ꎬ擒黎季

釐、黎苍ꎮ 置交州三司ꎮ 诏暴其罪ꎮ 有云:‘以汤武不足法ꎬ尚父不足师ꎬ孟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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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儒ꎬ程朱为剽窃ꎮ’又云:‘圣优三皇ꎬ德高五帝ꎮ 禹称三苗ꎮ’侮慢自贤ꎬ其天性

然也ꎮ 诏辞隆重ꎬ必不轻假ꎮ 予游诸夷中有摛文而宗淮南者ꎬ有称诗而薄少陵

者ꎬ有黜元、白而诮长吉者ꎬ有谈古今而凿凿者ꎬ于戏! 礼失而求诸野矣ꎮ” 〔７５〕 田

汝成«炎徼纪闻»一书的结束语ꎬ最值得玩味ꎬ他首先是不无偏见地提出“诸蛮之

俗ꎬ丑恶不足录ꎬ录之亦有深意焉ꎮ”接着又立即为所谓“丑恶”的诸蛮之俗进行

辩护:“堪舆乍分ꎬ函夏之地ꎬ黎首蠢蠢ꎬ与鸟兽无异ꎬ五帝三王ꎬ贤圣递作ꎬ奖掖

以仁义ꎬ陶镕以礼乐ꎬ而匡弼以刑罚ꎬ然后人知衣冠之华ꎬ而彝伦之重ꎬ其在四

裔ꎮ”又接着述及风气人文流传的大规律云:“夫风气人文ꎬ相依周转ꎬ振古以还ꎬ
四隅之地ꎬ西北为首ꎬ东北次之ꎬ东南又次之ꎬ西南其最后者也ꎮ 我朝龙兴ꎬ
始列郡县ꎬ而西洋海国ꎬ亦皆宾贡ꎬ盖气化渐开ꎬ则人文渐被ꎮ 若旋风之披拂ꎬ首
西北而终西南者之明验也ꎮ”意思是说到了“我明”ꎬ曾经蛮荒的东南已为人文盛

地ꎬ西南也已化及ꎬ内在的意思也就是曾经被视为“丑恶”的诸蛮之俗ꎬ也已经被

王化所及ꎮ 最后一句最堪今人玩味ꎬ云:“焉知百世之后ꎬ滇僰之地ꎬ不有声华文

物ꎬ如闽广之交者乎? 又焉知八百车里缅甸诸夷ꎬ不有列郡县置官吏之日

乎?” 〔７６〕滇僰之地或车里ꎬ今日便属中国云南省ꎬ拥有“彩云之南”美称的云南ꎬ
已因其极为丰富的多民族文化资源ꎬ成为炙手可热的世界旅游目的地了ꎬ若田汝

成复活于今日ꎬ又不知当作何想呢?

注释:
〔１〕这里采用的“族群”这一概念ꎬ是人类学意义上所谓“族群”ꎬ英文为“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或“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ꎮ

在当代中国ꎬ相对于“民族”这一概含ꎬ“族群”的意识形态色彩相对较弱ꎬ再加上今天所谓“民族”与古人

意识中的“异族”不可直接画等号ꎬ故这里表述为“不同族群的民歌”ꎮ
〔２〕本文所依据相关文献主要为杨慎的«滇载记»、«南诏野史»ꎬ王济的«君子堂日询手镜»ꎬ田汝成的

«炎徼纪闻»、王士性的«广志绎»、«广游志»ꎬ朱国祯的«涌幢小品»、邝露的«赤雅»、屈大均的«广东新

语»、王士禛的«池北偶谈»、田雯的«黔书»等ꎮ
〔３〕〔４〕〔３２〕〔３３〕〔３４〕〔４２〕〔４６〕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六«谈艺六粤风续九»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２

年ꎬ第 ３８２、３８３ － ３８４、３８４、３８４、３８４、３８４、３８２ 页ꎮ
〔５〕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八«刘三妹»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５ 年ꎬ第 ２６１ 页ꎮ
〔６〕谢重光较全面地梳理了南方客家民系的形成与发展ꎬ并对客家山歌的源流进行了探析ꎮ 谢重光:

«客家文化述论»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３６１ － ４０６ 页ꎮ
〔７〕宋家、蔡家ꎬ今当视为客家之一支ꎮ 田雯定为“中国之裔”ꎬ见田雯:«黔书»ꎬ载王云五主编:«丛书

集成初编‹黔志黔书(一)›»ꎬ上海: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３６ 年ꎬ第 １７ 页ꎮ 龙家ꎬ王士性认为属苗夷ꎬ见王士

性:«广志绎»ꎬ吕景琳校点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１ 年ꎬ第 １３３ 页ꎮ
〔８〕谢重光:«客家文化述论»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３７３ 页ꎮ
〔９〕民歌曰:“妹相思ꎬ不作风流待几时? 只见风吹花落地ꎬ不见风吹花上枝ꎮ” («相思曲») “思想妹ꎬ

蝴蝶思想也为花ꎮ 蝴蝶思花不思草ꎬ兄思情妹不思家ꎮ”(«蝴蝶思花») “娘在一岸也无远ꎬ弟在一岸也无

遥ꎮ 两岸人烟相对出ꎬ独隔青龙水一条ꎮ”(«隔水曲»)“妹娇娥ꎬ怜兄一个莫怜多ꎮ 已娘莫学鲤鱼子ꎬ那河

又过别条河ꎮ”(«妹同庚»)“嫩鸭行游塘栅上ꎬ娇娥尚细不曾知ꎮ 天旱蜘蛛结夜网ꎬ想晴只在暗中丝ꎮ”
(«塘上»)“妹相思ꎬ妹有真心弟也知ꎮ 蜘蛛结网三江口ꎬ水推不断是真丝ꎮ” («妹相思») “科举秀才取红

豆ꎬ相思及早办前程ꎮ 黄菊花开九月九ꎬ枝枝叶叶有娘名ꎮ”(«黄菊花»)载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六«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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